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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来告诉我

总 序
0刘成信

    从1949年共和国成立迄今，已近半个世纪，杂文创作儿

度挣扎，几度起伏，曾呈蓬勃之态，亦曾濒临绝境。在整个

文学领域，杂文这个中国独有的特产可谓命运多鲜。这套

《中国当代杂文精品文库》便是在那社会几度宽容中出现的大

量杂文和风雨如磐、万马齐暗的岁月夹缝中成活的极少杂文

中遴选出来的。选编者从1988年8月至1996年8月，历时8

载，查阅海内外报刊逾千种，几经筛选，反复比较，共收300

多位杂文作家、作者的作品500余篇

    在选编过程中，我们力争兼顾 思想内容客观、公正，题

材广泛，艺术技巧高超。风格流派多样。换言之，题旨不符

合社会、历史发展规律的不选;内容陈旧、缺乏新鲜感的不

选 人云亦云、喋喋不休拾人牙慧的不选;板着面孔训人、尽

讲大道理的不选;思想肤浅，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不选;

隔靴搔痒，爱也不深、恨也不烈的不选;平铺直叙、枯燥无

味、毫无可读性的不选;哗众取宠、故作惊人、经不起岁月

考验的不选侣仅作家本人有名气而作品却无艺术生命力的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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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。以文取文，不搞平衡分配;一视同仁，不论资排辈口

    这样的遴选原则与标准，也便注定了本 《文库》作品年

度分配比例与其它杂文集有所不同。所选近50年间的500余

篇杂文中，50-7。年代的仅有35篇，80年代选69篇，其余

410篇均系90年代前期杂文。从篇数看似有不平衡之感，之

所以如此，有着特殊的缘故—

    (一)杂文与政治气候宽松与否有极密切的关联。杂文是

“感应的神经，攻守的手足”，是舆论监督手段中最有效者之

一，因此，杂文需要广开言路的社会环境，需要官员们具有

纳谏的襟怀，需要从善如流的闻过则喜精神，需要时代的正

义压住邪恶与暴决口50 70年代期间，仅有两度暂短时间给

杂文以生存的权利 大家取得共识的是1956-1957年上半年

及1961--1962年约一年多，总共不过3年左右 1979年之后，

除了1989下半年一1991年又经历一段短暂的消沉，杂文基

本上是沿着其应有的规律、势不可挡的态势发展着、壮大着。

尤其是从1992年“主要是防左，，的告诫传达后，90年代前期

杂文呈多格局发展，其数量之巨、内容之广、艺术表现手法

之娴熟，风格流派之多样，都是近50年来空前的，堪称精品

者也最多

    (二)50 -70年代即便有两度极短暂的杂文相对繁荣时

期，但当时的杂文作家、作者很少，发表杂文的报刊相对来

说也很有限;更由于这两个极短时期原本就是在整个思想禁

锢的社会大背景中的相对宽容，小心翼翼的批评尚且要看事

由、对象，逞论大刀阔斧地针廷时弊、抨击腐败】提名道姓

不可，泛指概谈也不许;题材狭窄、禁区颇多，只能温和隐

晦、轻描淡写、点到为止，真正体现杂文特有功能、特有个

性者十分Iff乏，其中“文革11 10年几乎无一篇优秀杂文可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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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三)50 -70年代，大多数杂文与杂感、杂谈相近，或讲

道理，或谈感受，或图解政策、或标语口号，逻辑推理，等

同政论，忽视杂文的形象性、艺术性，以当今的标准和读者

口味衡量，能收入精品文库的便不多了

    (四)50-80年代的优秀杂文，基本上已收人各种版本的

杂文集，为避免重复出版，我们相对地减少这个时期的杂文。

而90年代前期发表的杂文成集者较少，且多为一个或几个作

家结集。因此，我们把遴选精品的重点放到90年代前期，以

期填补目前90年代杂文精品集之不足

    “选学”，是一专门学科;“选家”，亦需有胆有识，我们

不是选家，更无多少遴选经验、我们所能做的，只是尽最大

努力去摒弃我们意识到的已出版的各种选集中的某些弊端，

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共和国成立近50年来优秀杂文之风貌

    为方便研究、评介近半个世纪的杂文创作，我们试图把

50年来杂文创作个性突出、成就显著的杂文作家分作三代。

即5。年代到文革前的杂文作家为第一代;文革前即开始杂文

创作但直到8。年代才蜚声“杂坛，，者为第二代;80年代末90

年代初崭露头角的杂文作家为第三代。

    第一代杂文作家大体由文化宣传战线上的领导、专业作

家、编辑家组成。如郭沫若、茅盾、叶圣陶、邓拓、昊晗、廖

沫沙、曾彦修;胡风、艾青、巴人，唐张、聂给弩、柯灵、徐

惫庸、吴祖光f冯雪峰、袁水拍、萧乾、孔罗荪、林放、黄

秋耘等。这些人组成的创作队伍当然是精悍的、高水准的，但

其中只有很少几位专事杂文创作，实在谈不上是一支杂文作

家队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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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只是到了80年代，思想解放，禁锢解除，中国才真正形

成一支可观但仍不十分宏大的杂文作家队伍，这即是我们所

说的第二代口这支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专事杂文创作，著作颇

丰、影响较大的有舒展、蓝翎、牧惠、谢云、章明、老烈、何

满子、陈泽群、虞丹、王大海等。第二代杂文作家承上启下，

不仅继承了鲁迅先生和第一代杂文家革故鼎新、激浊扬清的

斗争精神，而且强烈的忧患意识、超前意识、批判意识、独

立思考意识，使他们的杂文振聋发啧，也为第三代杂文作家

树立了榜样，从而成为中国杂文继往开来的中坚。

    除上述已步人或正在步人老年的第二代，80年代以来涌

现出一大批中青年杂文作家可称之为第三代。陈四益、吴非、

章采、冯日乾、丹赤等中年杂文作家及部烈山、朱铁志、张

章温、朱健国、安立志、何龙、曹亚瑟、杨庆春、刘洪波等

青年杂文作家，都在90年代杂文创作中显示出潜力和才能

他们有可能成为跨世纪的中国杂文界脊梁。

  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一批小说家、剧作家、诗

人加盟杂文作家队伍，成为80̂ 90年代杂文创作景观之一。

如王蒙、李国文、蒋子龙、湛容、戴厚英、马识途;吴祖光、

魏明伦 邵燕祥、刘征、公刘、叶延滨等。他们的杂文创作

因融人其它文体的养料，嫁接出了具有特殊杂文味的佳作，使

当代杂文呈更加色彩斑斓

    5。年代昊祖光的《相府门前七品官》、箫乾的 《“上人”

回家》、夏衍的 《“废名论”存疑》、曾彦修的 《论 “数蚊

子”》、巴人的 《况钟的笔》等篇什或单刀直人、或借题发挥，

讽刺、批评高高在上、脱离群众、形式主义等错误倾向，今

天读来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。

    60年优初，杂文稍呈复苏，便有马南郁 (邓拓)的 《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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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夜话》、吴 (晗)南 (邓拓)星 (廖沫沙)的 《三家村札

记》及 《人民日报》的 a长短录》问世。他们以批判的眼光

和思想家的胆识提出一些沉重的社会积弊和社会现实中关系

国家、人民利益的迫切问题。融知识性、思想性于一体，亲

切明快，精练清畅。虽然受时代及当时观念、政策的局限，

“对时弊的针贬只能藏起一些锋芒”，但这些杂文确实为当时

的社会吹进了一缀智慧和真理的新鲜空气。此间以邓拓的

(伟大的空话》、《一个鸡蛋的家当》等，廖沫沙的 《有鬼无害

论》、《郑板桥的两封家书》等反响较大。

    70年代中期 “文革”寿终正寝，文化专制主义结束，经

历了一场历时10年的民族大浩劫，杂文与其它文学体裁一样

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擅变和飞跃，题材更广阔，战斗力更强，并

跻身于文学殿堂，一发而不可收。南方的秦牧率先推出 《俄

狗的风格》，直刺 “四人帮”及其一切摄狗式人物，它辛辣深

刻、强劲刚烈，击中要害、人木三分。接着，北方的宋振庭

遥相呼应，发表了《马尾巴、蜘蛛、眼泪及其他》、连类设譬

旁征博引，严厉声讨 “四人帮”及其走卒的残酷罪行;上海

的虞丹激愤于年轻的女共产赏员张志新由于说真话而被割

喉，创作了《缚舌、断舌和断喉》，具有强烈的抨击力。1979

年，北京的刘征借用说唱手法，以精巧的构思创作出杂文

K“帮”式上纲法》，开创了当代杂文的新风格、新流派，成

为怪体杂文之典范

    80年代初，改革开放伊始，急如一夜春风来，当代杂文

史的新篇章从这里写起⋯⋯第二代杂文作家在血与火的斗争

中成熟了，以他们为核心，杂文作家迅速聚拢，组成了半个

世纪以来真正的杂文作家队伍

    第二代杂文作家邵燕祥原系诗人，80年代以后他把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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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力投人杂文创作，迄今已出版杂文集十几部，并形成了独

特的创作个性，创作风格也日臻成熟。他的杂文多属 “重大

题材”，关于民主，关于法制，关于廉政，关于决策，关于教

育，关于监督机制等等。思想深沉，文风朴实，刚柔相济，从

容不迫，不仅充满辩证思想，而且蕴涵深邃哲理。请读读他

的 《大题小做》吧:“我们要政治家而不要政客;要能 ‘管理

众人之事’的现代管理人才而不要官僚。清官总比贪官好，

‘好人政府总比坏人政府’强。关于人和制度的关系，请问政

治学家，而关于官之怎么叫好，怎么叫坏，请问选民 ”这是

看似极普通极浅显的道理，但很少有人去集纳和琢磨，经作

家提炼和升华，您不觉得恍然大悟，像是在夜里走路看见灯

光了吗?请读一读他的 优切不可巴望 “好皇帝炜 一文吧:

“我们不是要在 ‘好皇帝，和 ‘坏皇帝，之间作选择，我们是

要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，在民主与法制、法治

与人治之间作选择。”这是关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政怡生活

渴盼的总结，也是前人为之奋斗乃至牺牲的理念，更是今人

清醒的人生价值的追求。他的杂文虽无惊人之奇事，却有引

人人胜之魅力;无尖酸刻薄之语，却有一针见血之功，愈是

咀嚼愈是有味道 愈是联想，愈有醒m灌顶之感。

    邵燕祥的杂文灵魂是批判精神，具有强烈的穿透力和震

撼力。我想，这也许是作家善于在司空见惯的纷纭杜会现象

中 “发现11生活之真谛，善于洞察人世间的是是非非，善于

从历史的演变与更迭中寻觅其轨迹，善于高屋建氛地提炼出

符合我们国情、民情的真知灼见，从而使他的杂文受到当代

杂文作家们的推崇和赞许，受到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。

    与邵燕祥年纪相近，有着相同遭遇的第二代杂文作家舒

展，是50年代中期创办《中国青年报y 1.辣椒”起家的。当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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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风华正茂，激扬文字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一个 “辣椒”专

栏开了共和国成立以来讽刺文学之先河，遂于1957年被打人

另册。沉寂22年复出文坛后，当年的 “小兵”已生华发，血

气方刚岁月培育的 “辣椒”已做成川菜。他自己写杂文，又

在主持 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期间，让数百篇杂文佳作面

世，尤以其1988年倡导的风华杯征文中刊发百余篇优秀篇章

而为当代杂文繁荣立下赫赫功劳。他的杂文内容充实，情文

并茂，老辣尖刻，底蕴厚重。抨击腐败痛快淋漓、大义凛然

针廷时弊冷嘲热讽，正气磅礴，篇篇渗透着炽烈分明的爱憎

感情。如 《对监督者的监督》、《论无耻》、《粮票— 股票

世态— 心态》、《极左与中国的未来》、《论扯皮》等篇什都

能言人所未言，屡见正义之闪光

    这里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第三代中年杂文作家魏明伦 这

位 “巴山鬼才”于80年代连续推出令人拍案称奇的川剧，震

撼当代中国剧坛。后客串杂文家，成为当代杂文界一顺艘眼

的明星。他的杂文与其戏剧一脉相承，行文如戏文，讲究对

偶，抑扬顿挫，如行云流水;且选题新颖，出奇制胜，指名

道姓，决不含糊，情节跌宕，幽默风趣。其作品虽产量不大

但独树一帜，别具一格。如 《雌雄论》、《文学与自我》、《半

遮的魅力》、《对联与徽语》、《牛棚读板桥》、《巴山鬼话》、

《盖世金牛赋》等篇什，均角度独特，别出心裁，如泣如诉，

有板有眼。读魏氏之杂文既感到其旗帜鲜明，又可见其文学

修养之深、洞察力之强。他曾概括作杂文需“三独精神”，即

独立思考、独家发现，独特表述;做杂文家应如科学家，头

脑里乃是 “三无世界，，:无禁区、无偶像、无顶峰。此可谓其

为文为“家”的真切写照，我以为，值得杂文界同仁学习、借

鉴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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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三代杂文家的代表，应该讲到郁烈山。其人年轻，其

文也年轻，写杂文不过10年左右，但鄙烈山的杂文创作起点

高，其文风追随鲁迅、借鉴舒展，有短兵相接刺刀见红之气

势，无模棱两可吞吞吐吐温良恭俭让 有引经据典毋庸置疑

的雄辩威摄力，无捉襟见肘浅尝辄止之平庸陋习。他的 《孩

子，你怎么能这徉想》、《哪个魔王更可爱》、《神不灭论》、

《人妖》、《冒血腥气的佳话》、《痴人说梦》等，跟踪奇闻，扫

描现实，枕戈达旦，恰如快速反应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

对腐败和丑恶现象迎头痛击，颇具暴发力。那烈山的杂文创

作也有不足之处，即刚烈有余而文采不足，我在4年前的一篇

评论中已指出、不再赘述。

    中国的杂文，寄希望于青年作家、作者。我们欣喜地看

到，w烈山、朱铁志、刘洪波、杨庆春、曹亚瑟等一批青年

作家已脱颖而出。他们的杂文创作有新思路、新视角，同时

还不遗余力地创造杂文生存环境，他们抵制杂文的 “软”化

和 “淡”化，抵制涂鸦似的随笔代替直面人生、审视现实的

杂文。有了这些勇气与才气兼备的青年作家，我们有信心期

待杂文成为90年代后期乃至21世纪的文学界支柱，成为更

多读者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

    如果我们对整个文学创作进行一点回顾和研究，就不难

发现80年代末以来有一种近半个世纪不曾有过的现象，足以

引起我们的注意:曾风靡一时的朦胧诗很少有人问津了，能

够不胫而走的优秀小说寥若晨星，称得上家喻户晓的报告文

学几乎消声匿迹，脍炙人口的散文呢，也只能到10年前的杂

志中去寻觅了。然而，昔日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杂文，却异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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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起，蔚为大观。这表现在—

    众多的报刊纷纷开辟杂文专栏，从副刊版到周末版。从

每周一篇到每日数篇，从零散刊发到杂文专版，杂文几乎遍

地开花，颇有蔓延之趋势。许多优秀杂文并非都出自大报和

有影响的杂志，如本 《文库》中的 《说帮闲》即选自《深圳

特区报》《木捅效应与人才观》则发在 《沿海时报》(广西北

海市);《阳关三盛》首发于残疾人刊物 《三月风》侣《“禁白

酒研讨会”纪要》是纯粹的专业报纸 《中国技术市场报》刊

发的。

    杂文书刊的出版状况也明显改普。近10年来，每年出版

的杂文集均呈递增趋势，由于工作关系，仅我本人每年就有

数十种杂文集见赠，专门遴选杂文佳作的杂志《杂文选刊》每

年增长一倍左右的发行量，且99%以上读者系自费订购，其

年度合订本每每供不应求，这也是其它文学刊物难以望其项

背的

    杂文专栏的邃增，杂文书刊的畅销，表明杂文读者群的

空前扩大。这种势头的确弥足珍贵，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原因:

    首先，杂文较之任何文体都更需要一个民主、宽容的社

会氛围。80年代以来，改革开放，打开国门，中国再也不是

封闭的世界了。一言不能兴邦，一言亦不能丧邦，已成为上

下共识。尽管动辄问姓 “资”姓 “社”者妄图禁锢人们的思

想，然而也只能是逆潮流而动，终究阻档不住历史的车轮滚

滚向前。“主要是防左”的警示，公仆需要舆论监督的提醒，

都为杂文的活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。《极左与中国的未来》、

《龙种与跳蚤》、《姓 “资”的有多少》、《哭先师计公》、《还有

敌人么》等都可视为杂文为营造生存环境而做的不懈努力

    其次，是经济体制的大变革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交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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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历史的积淀成为一面多棱镜，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着人们

的传统观念，这使得人们不得不用全新的思维去审视、去抉

择 快节奏、多层面的社会生活使读者的兴趣和审美取向发

生变化，即从虚幻、苍白的象牙塔向现实、理性转移。这种

社会定势，无疑给杂文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乡它善于剖析社会，

批评世俗 它更多理性的思考，更适宜解读人生，反思历史，

审视现实，预测未来，因而能够引发更多读者的共鸣，并成

为他们的知音。

    再次，杂文作家、作者队伍的空前壮大，杂文理论的探

索与活跃以及杂文可读性的明显增强，也是杂文篮荣、提高、

发展的重要因素。迄今，仅 《杂文选刊》即团结、联系全国

杂文作家、作者300余位，他们中既有名家巨晕，亦有无名小

卒 杂文作家、作者队伍的壮大，保证了杂文创作质盘和数

量，报刊决无缺米下锅之奥。尽管当今的杂文理论仍未达到

系统化、规范化，许多基础理论尚在争鸣中，但80年代以来，

杂文理论、评论工作者对杂文概念的界定、对杂文的分类、杂

文创作需要形象思维以及杂文的艺术生命力等进行了探素和

研究;对 “新基调”杂文创作导向的批评，澄清了杂文创作

理论的馄乱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许多理论、评论文章强调

杂文的文学性、形象性、可读性，已引起杂文作家、作者的

高度重视并付诸创作实践，取得了明显成效

    正是这些因素，促使杂文在80-90年代的嫂变、兴旺、发

展和提高。如果这些势头得以延续和推进，我相信，当代杂

文会出现更多令人难忘的熠熠生辉的新篇章

回顾杂文近半个世纪的坎坷经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左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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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曰制约杂文发展、成长的因素很多，除却外部的、客观的

原因，与杂文界、杂文作家、作者相关的问题也不少。我想，

如果我们的杂文作家、作者及杂文界同仁能够对此加以关注，

也许会对杂文的未来走向有所神益

    一是杂文题材的广阔与选题空白并存。我们说杂文题材

空前的广阔，是80-90年代相对于50-70年代而言 50-70

年代的杂文题材只能是世界观的改造、学习方法与态度、个

人修养、节约与浪费，再就是阶级斗争之类，杂文选题不许

超越禁区，敢越雷池者动辄得咎.80-90年代则不然。大，大

到涉及国家、民族存亡、官员的腐败堕落、权钱交易，过去

明文规定的公安政法不能揭露、不准抨击之类的樊笼也打破

了;小，小到父子相处、邻里长短、生活琐事等等。真可谓

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八万里。事无论巨细，人不分男女老幼尊

卑，皆可进人杂文的大画廊

    然而，与此同时，又出现了题材撞车与众多题材无人问

津的现象。一方面，有了一个新颖选题，你也写，我也写，以

致大同小异，似曾相识，如公款吃喝、文山会海、权钱交易

等。问题刚出现时，杂文立即予以针硬，既有先见之明，也

有警示之力，令人耳目一新 可后来，便成了一窝蜂，写来

写去跳不过已有的高度，味同嚼蜡。另一方面，有许多选题

迄今鲜见，出现了不少题材上的“空白点，’. 比如有些干部刚

一提拔便大肆贪污、受贿，组织人事部门是否应反思、自责?

比如许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，上级领导机关的资任是否

比下级还大，不然为什么公款吃喝禁不住，“坐骑”超标难绝

迹?领导视察前呼后拥，与历史上的王公大臣出巡有多少区

别?为何孩子们成了全天候服务员，哪儿有欢迎、庆祝仪式，

都少不了孩子们的捧场?教材陈旧、所学非所用，几十年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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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制，还要等到何年何月改革?住房、公费医疗改革吵喊了

十几年，步子仍不算大，其阻力何在? ·⋯

    历史使命感强的严肃的杂文作家，决不会去抢题材，而

是习惯于用其敏锐的目光去发现新题材。本 《文库》中邵燕

祥、邪烈山、黄一龙、冯日乾等的杂文，就很少有此类缺憾

如何选取题材，是杂文作家一种敏感与责任感的体现，似应

引起注意

    二是文采斐然与通篇说教并存。多年的创作实践可以证

明，杂文的文学性、形象性、可读性至关重要。50- 70年代，

杂文扎根在新闻大家族之中，大多在报纸上落了户，或为中

心工作敲边鼓，或作副刊这桌佳肴的一碟小菜，大多是逻辑

推理，杂文的文学性被高度稀释和淡化。杂文给人的印象就

是讲道理，就是干巴巴，就是议论，训人，一句话不忍卒读

理所当然地，这样的杂文便无法为更多读者所接受。80年代

以来，一些杂文作家对杂文的文学性加以关注，他们从选题、

构思、结构、角度、形象、语言等各个环节千方百计地调动

一切艺术手段，力图便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尽可能完

美的统一。本 《文库》所选刘征的怪体杂文，魏明伦戏味颇

浓的杂文，章明俏皮得体的杂文，以及其它一些借用小说、故

事、话剧、戏曲、曲艺、应用文等形式的杂文，均生动活泼，

别出心裁，有较强的艺术魅力

    然而，到现在为止，仍有一些作者、编辑尚未把杂文还

给“文学母亲”，误以为杂文、杂感、杂谈、议论文是一回事

凡 “一事一议”或 “几事一议”者均加花边用楷体字，冠以

“杂文”之名目。为数不少的 “杂文”平铺直叙、干巴枯燥，

把种种说教强加于人，拒人于千里之外，看了开头便知结尾，

如同白开水，索然无味。这是杂文创作延续很久的症结，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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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仅仅是某一篇杂文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的问题，更严重

得多的是这样的 “杂文”误导了读者，对杂文的发展极为不

利，对读者群的扩大也只有负面效应

    三是千锤百炼、精雕细刻与一跷而就、盲目“高产”并

存。杂文篇幅短小，事件不多，情节不杂，但正如鲁迅先生

所说 “做杂文也不易”，不易在何处?要选题新颖、精当，要

切人角度独辟蹊径，要作品结构别具一格，要语言辛辣幽默，

要 “生发，，出子午卯酉，要 “发现”得出其不易。这便需要

反复构思，反复推敲，精益求精。我们发现，有些作家产量

低，并非手慢笔钝，而是出于对读者的高度负责。有些杂文，

要构思十天半月，甚至一年两年，这是许多成熟作家都有过

的创作经历。我读邵燕祥的几百篇杂文中，就遇到过几次是

作者写完的杂文搁置几年后重新修改才发表的情形。魏明伦

的杂文不多，然篇篇耐人寻味，几近炉火纯青，这是极可贵

的创作态度，也是极可贵的创作经验

    相反，我们也确实看到一些中青年杂文作家盲目 “高

产”。他们追求数量，想到就说，看到就写，急就篇、草拟篇

比比皆是。我认识两位青年杂文作家，一年365天，他们竟发

表15。余篇杂文;8。年代中期，他们的杂文还有些不错的，待

到90年代初期，便很难从近作中找出佳构了。其实，在杂文

界，盲目 “高产”者绝非仅此两位，还有一些作者也是以写

多少篇来衡量自己创作成就的，这应当说是一种不良倾向.厚

积而薄发，这是创作常识，一些知识库存原本不甚丰厚者追

求数量的结果只能是创作源泉枯竭，十八般武艺耗尽，创作

也便告终结

    四是学养丰厚与一知半解并存。杂文家，有人称之为

“杂家”，杂者，多学科知识也;家者，学养丰厚也。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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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后的第一代杂文家郭沫若、茅盾、巴人、聂纷弩、吴祖

光等见多闻广、知识丰富，因而他们写作起来文思泉涌、左

右逢源，有深度、有广度、有力度;第二代作家中的邵燕祥、

舒展、刘征、牧惠等，第三代杂文作家中的魏明伦、部烈山、

朱铁志，何龙等，功底深厚，强记博闻，他们在创作旺盛期

都是越写越好

    而我们的一些中青年杂文作家、作者则不然，他们对事

物一知半解、浅尝辄止，却往往贪多、贪大，其作品常是捉

襟见肘、流于浅白。这样的作者数量不少，这样的杂文也时

有所见。他们的一些作品选题不可谓不新，构思也不可谓不

巧，亦不乏生动活泼之语言，可他们开掘作品总是缺乏深度

由此可见，渊博的知识是优秀杂文的底蕴 杂文，只青睐于

学者型的杂文作家。

    五是杂文编辑队伍参差不齐，“沙场老将”与 “替补队

员”并存。有什么样的杂文编辑，便有什么样的杂文，这是

个不争的事实。《人民日报》副刊由林淡秋、袁鹰及蓝翎主持

杂文的50年代中期，曾在全国率先发出一些杂文力作，so年

代中后期，由舒展主持的 “大地”副刊更是精品荟萃、生机

盎然。《中国青年报》的 “求实篇”杂文专栏，《文汇报》的

“笔会”版杂文专栏，《羊城晚报》“花地”副刊的杂文，《新

民晚报》的“世象杂谈”杂文专栏等都曾刊发许多优秀杂文口

据了解，主待这些杂文专栏的编辑不仅敬业精神令人钦佩，而

且他们都热爱杂文、精通杂文。要发展杂文，要提高杂文质

量，一靠杂文作家，二靠杂文编辑。令人堪忧的是不少优秀

的杂文编辑不能稳定，常常被拉到其它岗位顶职，成为游动

哨。我曾调查过某省的报刊杂文编辑现状，其中大多数是不

大熟悉杂文的“替补队员”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杂文的轻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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